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初期大乘》第十五章，第二節

第二節、初期大乘的持宏者

第一項、出家菩薩與在家菩薩

（p.1260～p.1286）

一、初期大乘的傳宏者──出家比丘及少數的在家眾
（一）「佛法」時代的出家弟子與在家弟子
佛法的修學者，原始佛教以來，有七眾弟子，有出家與在家的差別，對佛法的信解修行，是沒有太多不同的。不過出家的專精修證，比起事務繁忙的在家人，總是要方便得多。
    1、釋尊時代
◎釋尊是出家的，弟子們「隨佛出家」的很多，出家僧也就成為住持佛法、宏傳佛法的主體，也就有了「信眾」與「僧眾」的分別。這一事實，一直延續下來。

◎在釋尊時代，如質多（Citra）長者
，能為出家與在家人說法，《相應部》中集為〈質多相應〉，共有十經
。可見在家弟子，有智慧而能為出家眾說法，是從來就有的，

2、佛滅以後
不過佛滅以後，出家為主的佛教強化起來，質多長者那樣的在家弟子，也就少見了。

  （二）「大乘佛法」時代傳宏者的文證
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可說在家的恢復了佛教原始的地位，不論天菩薩與鬼、畜菩薩，人間的在家菩薩，比釋尊的時代，似乎還要興盛一點。

    1、史傳記載
印度「大乘佛法」時代，負起宏傳大乘責任的，在史傳的記錄上，似乎還是不多。

（1）法顯所見
如西元五世紀初，法顯在印度所見的，華氏城（Paṭaliputra）「有一大乘婆羅門子，名羅沃私婆迷。……舉國瞻仰，賴此一人弘宣佛法，外道不能得加陵眾僧。……婆羅門子（之）師，亦名文殊師利，國內大德沙門，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，亦住此僧伽藍。」
羅沃私婆迷（Rajasvarman），是在家婆羅門而宏大乘法的；與法顯同時西行的智猛，也見到了這位「大智婆羅門」
。羅沃私婆迷的師長──文殊師利（Mañjuśrī），住在僧寺內，是出家的。

（2）玄奘所見
唐玄奘（西元629～643）遍遊印度，也見到二位在家菩薩：

◎在磔迦（Ṭakka）國林中，見到一位年老婆羅門，「明中、百諸論，善吠陀等書」。玄奘從他「學經、百論、廣百論」。

◎另一位是：勝軍（Jayasena）論師，「依杖林山，養徒教授，恆講佛經，道俗宗歸，常逾數百」。玄奘從勝軍學了二年的瑜伽學系的經論
。

（3）結
在家而弘傳佛法的，這幾位是可信的史實，但並不太多。

  2、初期大乘經所見
「初期大乘」的情形，試分別的來敘述。

（1）推重出家菩薩的經說
        A1、大本《阿彌陀經》
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：

◎阿彌陀（Amita）佛發心求菩薩道時，是國王出家作沙門的曇摩迦（Dharmākara）；

◎往生阿彌陀淨土的「最上第一輩」，是「去家、捨妻子、斷愛欲行作沙門」的菩薩，中下輩往生的是在家人
。

※出家的不一定往生彌陀淨土，而往生彌陀淨土的最上第一輩人，卻是出家而修菩薩道
的。

        A2、《阿閦佛國經》

《阿閦佛國經》：

◎阿閦佛初發心時，是被稱為阿閦（Akṣobhya）菩薩的比丘。

◎阿閦菩薩發願：「世世不常作沙門，世世不常著補衲之衣，世世作沙門以三法衣不具，乃至成最正覺，我為欺是諸佛世尊」
。這是立願世世出家的菩薩，所以阿閦佛的淨土，「諸菩薩摩訶薩，於阿閦佛所下鬚髮（出家）」。

異譯本說：「彼佛剎中諸菩薩眾，在家者少，出家者多」
。

※阿閦佛淨土特重出家菩薩，比彌陀淨土的推重出家菩薩，更進一層！

        A3、《般若波羅蜜經》
《般若波羅蜜經》：

          （A）「原始般若」
「原始般若」的說法者，是「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」的須菩提；為菩薩們說的般若波羅蜜，是「諸法無受三昧」
：這表示了
※「原始般若」，是從阿蘭若比丘，專精修行的定慧中來的。

          （B）「中品般若」
「中品般若」說菩薩的十地：

「四地中應受行不捨十法，何等十？一者、不捨阿蘭若住處；二者、少欲；三者、知足；四者、不捨頭陀功德；五者、不捨戒；六者、穢惡諸欲；七者、厭世間心；八者、捨一切所有；九者、心不沒；十者、不惜一切物。……住五地中，遠離十二法，何等十二？一者、遠離親白衣；二者、遠離比丘尼；三者、遠離慳惜他家；四者、遠離無益談處。」

※四地與五地菩薩，是重於出家的。

A4、《華嚴經》
《華嚴經》：
（A）〈淨行品〉：廣說出家行
〈淨行品〉從在家菩薩行，說到出家菩薩行。廣說出家行，處處「當願眾生」，比在家行，多出十倍以上，這是重於出家行的
。

（B）〈十地品〉：表示出家修道的殊勝
a、四地、五地重於出家行
〈十地品〉的四地與五地，說到從佛聽法以後，「復於彼諸佛法中出家修道」
，與「中品般若」所說的相同。

b、對餘地菩薩身份的詮釋
依《華嚴經》說：

◎十地菩薩多作閻浮提王……摩醯首羅天王，多現國王、天王的在家身。

◎然初地說：「是菩薩若欲捨家，於佛法中勤行精進，便能捨家、妻子、五欲，依如來教出家學道。既出家已，勤行精進，於一念頃得百三昧，得見百佛……。」

◎二地也這樣說，不同的是「得千三昧，得見千佛」等
。

◎三地以下，簡略的說：「若勤行精進，於一念頃得百千三昧」等
。

　十地菩薩是大菩薩，是「自在示現」的；多作國王、天王，然仍表示了出家修道的優越性。

◎初地頌說：「住此初地中，作大功德王，以法化眾生，慈心無損害。統領閻浮地，化行靡不及，皆令住大捨，成就佛智慧。欲求最勝道，捨已國王位，能於佛教中，勇猛勤修習，則得百三昧，……化百土眾生，入於百法門。」

※在世間利濟眾生，王法的功德最大，然在智證中，三昧、神通等功德，還是出家的功德大。

A 5、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
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：密跡金剛力士（Vajrapāṇi），說菩薩與佛的「三密」。然佛在密跡宮中所說的，卻是善惡業報，緣起無我，捨家為道，成無放逸，如實知有無，四法印
。　　　

依原始教法而開示菩薩道，「捨家為道」，依舊是修行者的要事。

末了說：「有二比丘而為法師，一名智寂，二名持至誠」，護持佛的正法，就是佛與金剛密跡力士的前生
。

A 6、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
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：

◎經上說：「開士當學追慕阿閦如來宿命本行菩薩道時，志願出家，樂沙門行，世世所生，不違本誓。」

◎捨家有十種功德，所以「若有菩薩不捨大乘，慕度眾生，當追樂出家之業！」

　這是重於出家行，以阿閦菩薩的大願為師範的。

A 7、《富樓那經》
《富樓那經》：

◎在富樓那（Prāṇa）提出的問題中，有「云何樂出家，閑靜修空智？」

佛答說：「菩薩摩訶薩能離五欲，常樂出家，心順出家，趣向出家。不貪五欲得出家已，離諸憒鬧，遠處山林，不失善法。菩薩成就此第二法，則能具足一切功德。」

◎那羅延（Nārāyaṇa）法師比丘宏法（彌勒的前生）；長者子摩訶耐摩陀，從那羅延聞法出家，就是橋越兜菩薩的前生
。

◎陀摩尸利王子出家作比丘；死後轉生為得念王子，出家作比丘；再轉生為長者子耶舍，出家為比丘；又轉身為王子導師，出家作比丘，以後世世都出家
。

　佛滅後，宏傳佛法的，都是法師比丘。

A 8、《法鏡經》
《法鏡經》：從菩薩的在家行，說到出家行。由於在家生活的不理想，引起厭患情緒而趣向出家，經中有深切的敘述
。有五百理家（居士）發大心，去家為道
。

A 9、《幻士仁賢經》
《幻士仁賢經》：幻士得授記，「從佛求出家」，佛命彌勒（Maitreya）為他落髮，並說出家的真意義
。

A 10、《須賴經》
《須賴經》：須賴是一位在家菩薩，引導眾生學佛道。末了，國王發願為「佛比丘僧守園給使」（作「淨人」）；「坐中五百長者、居士、五百梵志、五百小臣，聞王誓願如獅子吼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一切捨欲，以家之信，離家為道，欲作沙門」；須賴也現了出家相
。

A 11、《須摩提菩薩經》
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：須摩提是郁伽長者女，年八歲。說「法無男無女」，以諦語「便成男子，頭髮即墮，袈裟著身，便為沙彌。」

A 12、《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
《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：阿術達（無憂愁）王女，年十二歲，難聲聞大弟子
，說深法。後來在佛前，「女人變為男子形，復現比丘僧」
，與《須摩提經》相同。

A 13、《遺日
摩尼寶經》
《遺日摩尼寶經》：佛依大乘深義，說真沙門法，並巧妙的調伏了增上慢比丘。「爾時，百二十萬人，及諸天、鬼神、龍皆得須陀洹道，千三（二？）百比丘皆得阿羅漢道。」
這是菩薩道與聲聞道並暢的經典。

A 14、《賢劫三昧經》
《賢劫三昧經》：

◎經說「了諸法本三昧」。長者子曜淨廣心，見佛聞三昧法，就「不貪居業，出為沙門」，是一切功德莊嚴如來的本生
。

◎擇明（普廣意）輪王聽了三昧，也「棄國捨城，不貪四方，除去鬚髮，被法袈裟，行作沙門」。修學「了諸法本三昧」，是通於在家、出家的，但「佛曉了解是三昧定，如吾本學此三昧法，不可居家」。「見六十姟
諸佛正覺，各從諸佛所聞是三昧，皆棄捐
出家作沙門，普得斯定。」

◎宏傳三昧的，除如來以外，如無量德辯幢英變音法師（大目如來的前生），無限量寶音法師（阿彌陀佛的前生），都是出家的法師比丘
。

A 15、《寶髻菩薩經》
《寶髻菩薩經》：極妙精進比丘，忍受長期的種種毀辱，終於感化了業首太子。極妙精進比丘，是釋尊的前生
。

A 16、《寶網經》
《寶網經》：佛為寶網童子說六方六佛，「梵天億數，及與童子，……我等末世當為比丘，志強無畏，當以此經，在於郡國、城郭、縣邑，頒宣斯經。」

A 17、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
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：文殊師利教化薩遮尼犍子的弟子們，與大眾到祇園來見佛。薩遮尼犍子來，「時萬二千人與尼犍子俱去，其餘者皆得神通，世尊悉下鬚髮為比丘也。……是萬二千人，皆當於彌勒如來下鬚髮作沙門。……薩遮尼犍子當於彌勒如來作弟子，智慧最尊，譬如我第一弟子舍利弗。」

文殊師利的教化，使外道或遲或早的都趣向出家。

A 18、《持世經》
《持世經》：

◎王子無量意、無量力，供養佛與比丘僧，然後「於佛法中俱共出家。……佛法末後千歲之中，其二人以本因緣故，復得出家，學問廣博，其智如海。」

◎「寶光菩薩……盡其形壽，常修梵行。……五百世中，常生人間，出家學道。」

◎無量意菩薩「始年十六，出家學道」；值遇二十億佛，都「常識宿命，童真出家，修行梵行，常得念力。」

※《持世經》付囑跋陀羅（賢護）等五百菩薩，及彌勒菩薩，在佛滅後五百歲惡世中，護持宏通，而所說過去事緣，修學與宏傳的，都是出家的菩薩。

A 19、《梵志女首意經》
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：首意女「壽終之後，當轉女身；至八十四億劫，不歸惡趣。供養六萬諸佛世尊，出家為道，志于沙門。」

A 20、《心明經》
《心明經》：梵志靜住，「佛即納受以為沙門，鬚髮則除，法衣在身。」

A 21、《魔逆經》
《魔逆經》：

◎文殊依勝義自證說：「吾於諸法不行善哉，亦復不行非善哉」，而以「奉行禁戒未曾缺漏」，「常處閑靜其心寂寞」，「修四賢聖（四聖種）
止足知節」為善哉
。

◎如不從魔教，得二十事，能「逮得經典，至佛大道」。二十事中，有「世世所生常懷道心，當得出家而為沙門，致閑
不懅
」
，也是推重出家菩薩行的。

A 22、《海龍王經》
《海龍王經》：

◎問答菩薩四十九事中，「聞能奉行」，「具出家德」，「離居（出家）順戒」，「棄於重擔」，「常處樹下」，「樂處閑居」，「而獨燕處」，「離諸諛諂」，「具出家慧」──九事，都是出家菩薩行
。

◎無盡福王從佛聽了寶事三昧
，「出家為道而作沙門。諸子亦然，皆作沙門。時國人見王棄國，六萬人悉為沙門」。無盡福王是海龍王菩薩的前生
。

A 23、《慧印三昧經》
《慧印三昧經》：

◎慧上輪王從如來聞法，「悕望三昧」，所以「即便棄國，剃去鬚髮，因入深山，受行正戒」。等到佛涅槃以後，「為一切人說（慧）印三昧
」：這是阿彌陀佛的前生。

◎「爾時，（輪王的）千子，是（賢）劫得佛。今大眾會於我前者，時皆棄家，悉為比丘。」

　經說菩薩於未來護法，而法門的傳授，是以出家菩薩為主的
。

A 24、《諸法無行經》
《諸法無行經》：

◎淨威儀法師比丘，是大乘行人；有威儀比丘，近於聲聞行者
。

◎菩薩比丘喜根，是重於實相無所得的；「比丘法師行菩薩道」的勝意，是重於禁戒、頭陀行、禪定的
。

　這二則本生，是菩薩與聲聞，菩薩與菩薩間的不同，反應了佛教界的實際情形。大乘法的宏傳者，都是菩薩比丘法師。

A 25、《華手經》
《華手經》：

◎經中所說過去及當時的事緣極多。如

(1)聞力輪王從佛聞法，將一切都施佛及僧，「既奉施已，出家為道」，無數人都跟著出家。聞力輪王，是東方轉法輪菩薩的前生
。

(2)無憂與離憂──二位王子發心，論「真菩提心」，「於安王佛所出家修道」
。

(3)妙德太子厭離五欲，從安王佛出家，無量數人，及健德王也發心出家，這是釋尊與堅意菩薩的本生
。

(4)堅眾居士從（佛滅後的守法藏人）聲明法師求法。死後，值大肩佛，「於大肩佛法中出家」。其次，又值遇須彌肩佛，「於佛法中出家」：堅眾居士是錠光佛的前生
。

(5)得念王子發心出家，克服魔王的誘惑破壞，而「於德王明佛法中出家」。那時，父王也出家，就是釋尊的前生。魔王受得念王子的影響，也真誠出家而免了地獄的苦報
。
(6)選擇居士出家，修行梵行
。

(7)選擇童子出家，論「真出家」
法。

(8)法行王子為父王說治國不清淨。王子出家，王及夫人等也於法中出家。法行王子是釋尊的前生
。

　以上，都是出家的。
◎經中雖也說：利意長者子從妙智法師比丘，聞法發大菩提心；樂法王子求法；乞人選擇從佛發心；樂善長者從違須羅比丘法師聞法供養
，都沒有出家，然利意、選擇、樂善，都是從佛與菩薩比丘處聽法的。

A 26、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
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：月氏天子，「生兜率天彌勒菩薩所。……彌勒菩薩成正覺時，

……捨家之地，離家為道，行作沙門，啟
受經法，盡其形壽，常持正法。佛滅度後，而以此法將濟群生。」

A 27、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
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：

◎寶住三昧所應修集的八十種寶心中，有「常出家寶心」，「聖種少欲知足寶心」，「莊嚴一切頭陀功德寶心」，「獨處寶心」
。

在戒波羅蜜中，說到「調伏出家，是名為戒」；「堅欲修行，是名為戒」；「決定少欲及與知足，是名為戒」；「樂修頭陀，是名為戒」
。

三十二菩薩器
中，也有「出家是離縛礙之器」，「阿練若處是少事務無惱亂器」
。

這些，都表示了出家的重要。

◎還有大樹緊那羅王的「本生」：尼泯陀羅轉輪王，供養寶聚如來及菩薩僧，發無上真正道心。「捨於王位，……彼佛法中，剃除鬚髮，以信出家。……寶聚如來初中及後所說諸法，悉能受持」。千子中，除了最小王子，其他的也都次第出家
。

A 28、《維摩詰所說經》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：月蓋王子從藥師佛出家，修菩薩行，是釋尊的前生
。

A 29、《般舟三昧經》
《般舟三昧經》：

◎過去時，「須達長者子聞是（般舟）三昧已，大歡喜，即悉諷受，得作沙門。」

◎過去「閻浮提有比丘高明，名珍寶，是時為四部弟子──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說是三昧。梵摩達太子……發意求佛道，時與千人俱，於是比丘所，剃頭作沙門。即於是比丘所，從索
學是三昧，……自守學，復教他人學。」

◎過去「有比丘名和輪，其佛般泥洹後，是比丘持是三昧。」

A 30、《阿闍世王經》
《阿闍世王經》：
文殊與釋尊的本生：慧王比丘法師，引導小兒離垢王供佛、發心。後來，小兒與「父母及五百人，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悉於阿波羅耆陀陀佛所，皆作沙門。」

        B、小結
◎上面所引的大乘經，或是龍樹論所曾引述的，或是西晉竺法護所曾譯出的，都是初期大乘的聖典。

◎在這近三十部經中，也有泛說菩薩於末世護持，而在佛與菩薩的本生中，所說的菩薩行中，出家菩薩是宏傳佛法的法師。

（2）推重在家菩薩的經說
當然，在初期大乘經中，也有推重在家菩薩，在家菩薩而宏傳教法的，如：

  A、在家菩薩行出家行
  （A）《佛母般若經》──雖對在家不退位者種種讚嘆，然應為後代增入
◎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：經上說：「在家菩薩是名正士，亦名大丈夫，亦名可愛士夫，亦名最上士夫，亦名善相士夫，亦名士夫中僊
，亦名吉祥士夫，亦名士夫中眾色蓮華，亦名士夫中白蓮華，亦名士夫正知者，亦名人中龍，亦名人中師子，亦名調御者！菩薩雖復在家，而能成就種種功德，常樂利樂一切眾生。」

對位登不退轉的在家菩薩，特別給以種種的讚歎；唐譯《大般若經》第四、第五分，也有類似的讚歎
。這是「下品般若」，西元七世紀以下的譯本，

◎然在漢、吳、晉及鳩摩羅什譯本，「中品」與「上品般若」各譯本，雖有在家而得不退轉的，卻缺少這一段讚歎，可見是後代增入的。

（B）《法鏡經》──「在家而修出家行」雖受到稱歎，但全經仍重於出家
《法鏡經》：從在家菩薩行，厭惡在家而說到出家菩薩行，末後說：「甚理家
（郁伽長者）報阿難曰：我不以為貪慕身樂，欲致眾生樂故，我以居家耳。又如來者自明，我彼以所受堅固（戒）而居家。彼時眾祐（世尊）……阿難：於是賢劫中，以所成就人，多於去家開士者。……去家修道開士者，千人之中不能有德乃爾，此理家者而有是德。」

※郁伽長者在家而修出家戒，功德比出家菩薩更大！這不是泛說一般在家菩薩，而是修出家戒（離淫欲）的在家菩薩。不出家而生活如出家人一樣，這是值得讚歎的。現在家身，攝化眾生的方便，比出家菩薩要廣大得多。

  a、例說
《中阿含經》的《鞞婆陵耆經》說：陶師難提波羅，在家而過著出家的生活，得到佛的讚歎。強迫他的好友優多羅童子去見佛、出家，優多羅就是釋尊的前生
。這可見在家而出家行的，是一向受到稱歎的。
  b、結說
在家而出家行的郁伽長者，值得稱歎，然就全經來說，還是推重出家菩薩的。

（C）《須賴經》──歸向於出家的佛教
《須賴經》：吳支謙初譯
。現存曹魏白延，前涼支施崙所譯的《須賴經》；唐菩提流志所譯的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〈善順菩薩會第二十七〉
。

◎須賴是舍衛國的貧人，人稱「貧須賴」，所過的生活，與出家人一樣。

◎他每日三次去見佛，「每詣佛時，無數百人常從與俱」。

◎須賴嚴持五戒，過著極貧苦的生活，不以為貧，反以波斯匿王為最貧乏者。

◎佛為須賴授記，法會中出家的極多，須賴也出家為沙門
。

須賴是在家菩薩，引導大眾來見佛，在傳宏佛法上，仍處於從旁贊助的地位，歸向於出家的佛教。

  B、宏傳佛法的在家菩薩，乃乘願再來的法身大士
他方菩薩、天菩薩、夜叉等鬼畜菩薩以外，以在家的「人菩薩」為主體的，也有不少的經典。

  （A）揀除：無弘法意義者
◎如《長者子制經》，《須摩提長者經》，《私呵昧經》，《菩薩生地經》：佛為在家弟子說法，聽法後發大心，佛為他們授記
。這是從佛修學，沒有宏傳佛法的跡象。

◎如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，《幻士仁賢經》，《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，《龍施女經》，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，末後都從佛出家，也就是歸向出家的佛教
。

◎《大淨法門經》，上金光首淫女與畏間長者子，因文殊的教化而悟入，佛為他們授記
，也沒有弘傳佛法的意義。

（B）正明：具弘法意義者，乃乘願再來的法身大士
有弘法意義的，如
a、《順權方便經》
《順權方便經》的轉女身菩薩，難問（來乞食的）須菩提，是一位方便善巧化導的大菩薩。佛說：「轉女（菩薩）從阿閦佛所，妙樂世界沒來生此，欲以開化一切眾生，順權方便現女人身。」

b、《維摩詰經》
與《順權方便經》相同的，是《維摩詰經》。「有國名妙喜，佛號無動（阿閦），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」
。維摩詰現長者身，方便化導，也責難聲聞十大弟子。

c、《離垢施女經》
《離垢施女經》：波斯匿王女離垢施，責難來乞食的──聲聞八大弟子、八大菩薩，使他們默然無言。然後與大眾見佛，問菩薩行。原來離垢施女的發心，比文殊師利還早得多
。
d、《無垢賢女經》
《無垢賢女經》：女在母胎中叉手聽經，鳥獸蟲也都在胎中聽經。女生下來，生在蓮華中，是「從東南方捭樓延法習佛所來」的；佛讚他「汝於胞胎，為眾生作唱導」
。

e、結
無垢賢女，離垢施女，轉女身菩薩，維摩詰長者，有以在家菩薩身，攝化眾生，宏傳佛法的意義，但都是乘願再來的大菩薩。

        C、宏傳佛法的在家菩薩是反應當時的現實
          （A）《般舟三昧經》
            a、賢護等八大菩薩宏持般舟三昧教法
在家菩薩而有傳宏佛法意義的，如《般舟三昧經》，颰陀和（Bhadrapāla，譯義為賢護）為首的八大菩薩，宏持般舟三昧。

◎般舟三昧──觀佛色身的念佛三昧，是佛為賢護說的。

◎佛說：「是颰陀和等（八人）於五百菩薩人中之師，常持中正法，合會隨順教，莫不歡喜。」

◎「颰陀和……和輪調菩薩共白佛言：佛般泥洹去，卻後亂世時，是經卷者，我輩自共護持，使佛道久在。其有未聞者，我輩當共為說教授。是深經世間少有信者，我曹悉受之。」

　賢護等八大菩薩，受持、傳宏般舟三昧，有明確的文證。

            b、「八大菩薩」說的演變
              （a）在傳說中成為法身大士
◎《般舟三昧經》以外，說到八大菩薩的，還有《賢劫三昧經》，《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，《八吉祥神咒經》
。

◎《八吉祥神咒經》說：「若有急疾，皆當呼我八人名字，即得解脫。壽命欲終時，我八人便當飛往迎逆之」
，八大菩薩在傳說中，已成為法身大士了。

              （b）從八大菩薩增多到十六位菩薩
在大乘佛法的開展中，賢護等八大菩薩成為「賢護之等十六正士」
，如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，《菩薩瓔珞經》，《華手經》，《寶雨經》，《觀察諸法行經》，《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》，《大寶積經》的〈無量壽如來會〉，〈淨信童女會〉，〈賢護長者會〉。

從八菩薩而為十六菩薩，暗示了經典集出的先後，在家菩薩的日漸增多。

（c）結
賢護等八大菩薩，依《般舟三昧經》，都是中印度六大城人
。大乘經中傳說極盛，每說賢護菩薩等護持佛法；原始的八人說，應有多少事實成分的（不一定是八位，八與十六，都是佛教的成數）！

（B）依《般若》與《華嚴》中兩大求法故事，顯在家菩薩弘法之實
《般若經》與《華嚴經》的求法故事，都有在家菩薩持法宏法的形跡。

a、北方：「中品般若」——在家菩薩曇無竭為眾說法
◎《般若經》中，薩陀波崙（Sadāprarudita）是現在大雷音佛所的他方菩薩。
從前，薩陀波崙以在家身，勤求佛法。那時，為薩陀波崙說法的，是曇無竭（法涌）菩薩。曇無竭（Dharmôdgata）是眾香城（Gandhāra）的城主，在高臺上，供養「黃金牒
書」的般若波羅蜜；又為大眾說般若波羅蜜
。

◎「下品般若」說書寫經卷與供養經卷的功德
；曇無竭菩薩的「黃金牒書」，作種種供養，可見書寫經卷與供養的風氣，非常的隆盛！

※這雖然傳說是過去事，但應該反應了「中品般若」末期，「般若法門」在北方（眾香城就是犍陀羅）宏傳，有在家菩薩法師的那個事實。

b、南方：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中善財所參訪者多為在家菩薩
◎《華嚴經》的〈入法界品〉，敘述善財（Sudhana）童子向南方
求法的歷程。首先參訪三位比丘，代表了三寶，以下多數是在家的善知識。

◎〈入法界品〉受到菩薩「本生」的影響，是菩薩本生的大乘化。
傳說的釋尊「本生」，在修菩薩道時，多數是在家身。

◎還有，大菩薩的方便善巧，在人間，是以不同身分、不同職業，遍一切階層而從事佛法的化導。

※〈入法界品〉的善知識，都是法身大士的方便教化，充滿了理想的成分。多數是在家菩薩的化導，不可能符合實際。不過這一理想，會多少反應現實的佛教，至少，在家菩薩（並不一切都是在家的）的宏傳佛法，在南印度是曾經存在的。

c、略明兩大求法傳說約集成於初期大乘後期
《般若》與《華嚴》的兩大求法傳說，約集成於西元一五０年前後。

（3）結成
上來詳細的檢討了初期大乘經，可以肯定的說：初期大乘的傳宏者，多數是比丘，也有少數的在家人。
二、論究通於在家、出家的「法師」
現在要進一步論究的，是通於在家、出家的「法師」。

（一）平川彰之見
◎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（大正8，443c）說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法師者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說法時，得功德不可復計」！說法的「法師」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

◎《放光般若經》與此文相當的，也說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法師者，若月十四日、十

五日說般若波羅蜜時，……所得功德不可復計」
。

◎《法華經》〈法師品〉
也說：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於法華經乃至一句，受持、讀、誦、

解說、書寫、種種供養」
。

※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一般解說為在家的善信，所以宏傳大乘的「法師」，或以為在家人
  多；或以為大乘出於在家人。

（二）印順導師之評論
◎然「原始般若」，出於阿蘭若行的「諸法無受三昧」
。

◎《阿閦佛國經》，阿閦菩薩立願，「世世作沙門」；提到了說法的「法師比丘」
。

◎《阿彌陀經》，最上第一輩的往生者，是「沙門」
。

◎支讖譯的《阿闍世王經》，說到「明經比丘」；異譯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，作「有一比丘而為法師」
，

※從初期大乘而譯出較早的來看，說傳宏者以在家為多，或出於在家人，是難以想像的。

  （三）印順導師的論究
    1、「法師」一詞的由來與演化
（1）由來——與唄口匿 者有關
        A、「法師」一詞之源
「法師」是漢譯，原語為dharmabhaṇaka。bhaṇaka，律典中譯為「唄」、「唄口匿」，是比丘的一類。

    B、中國「唄口匿」之分化
上面曾說到：「唄口匿」是與音聲有關的，傳到中國來，分化為
(1)讀誦經典的「轉讀」，
(2)歌讚三寶的「梵唄」，
(3)宣說佛法的「唱導」。
讀誦，歌頌，（唱導）說法，都是「唄口匿」。

C、部派與大乘佛法中的「法師」與「唄口匿」有關
    （A）部派
    a、銅鍱部
南傳《彌蘭王問經》，佛法中有種種不同的比丘，如「說法師，……本生誦者，長部誦
者，中部誦者，相應部誦者，增支部誦者，小部誦者」
。

※「誦者」，就是bhaṇaka（唄口匿）。

    b、法藏部
「唄口匿」也可以說法，如《四分律》容許「歌咏聲說法」
。但「唄口匿」的說法，與
純正的「說法師」（dharmakathika）不同，如中國講經的「法師」，與連唱帶說的「俗講」
不同。

※在部派佛教的比丘中，有「唄口匿」一類，讀誦、歌頌或說法（有不許以歌咏音說法的）。

    （B）大乘
唄口匿比丘，在大乘法中就是「法師」──法的唄口匿者，「法師」是從「唄口匿比丘」演化而來的。

      （2）演化——依《般若經》探究
    A、「法師」通於在家、出家，為《般若經》的通俗化
《般若經》說「善男子、善女人為法師者」，這是《般若經》的通俗化。

  （A）「般若法門」的持宏有深淺兩類型
  a、深：「原始般若」深悟難解
「原始般若」是智證的「諸法無受三昧」，一般人是難以信受持行的。
如「下品般若」〈初品〉，主要是「原始般若」。

  b、淺：「下品般若」中淺易方便修學的提出
〈釋提桓因品第2〉，勸大眾發菩提心，修學般若。但一般聽眾，覺得「須菩提所說所論，難可得解」；「須菩提欲令此義易解，而轉深妙」
。於是〈塔品第3〉到〈佐助品第6〉，提出了淺易可學的方便：

    （a）說般若的功德，誘導聽眾修學
一方面，說般若的現世功德，後世功德，以誘導激發聽眾的信仰與追求。

    （b）以十法行為修學般若的方便
一方面，以聽聞、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、供養、（將經卷）施（與）他，正憶念、如說行，為修學般若的方便，也就是聞、思（憶念）、修的方便。

◎當時，經典的書寫流行，所以有的寫經，供養經典，將經典布施他人；

◎而聽聞、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正憶念、如說行，是《阿含經》
以來固有的方便。

※正憶念，如說行，是初學者所不容易修學的，所以「般若法門」的通俗化導，聽聞而外，重視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（為他說）、書寫、供養了。
              （c）影響
受「般若法門」影響的《法華經》，也說受持、讀、誦等，被稱為「五種（或說「六種
法師」
。

  （B）小結
所以「般若法門」的持宏，有淺深二層：
◎淺的重於聞──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、供養、施他，主要是一般善男子、善女人。
◎深的重於思、修──思惟、習、相應、安住、入，經中多稱之為菩薩。

※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是一般人而引使趣向菩薩道的。

  B、從「般若法門」的攝化情況考論「法師」身份的演化
「般若法門」的攝化，

◎以善妙的音聲來讀誦，讓大眾聽（中國稱為「轉讀」）；

◎或以妙音說法（中國稱為「唱導」）；
◎或書寫經卷供養。
◎讚誦、說法、書寫者，稱為「法師」──法的唄口匿者。「唄口匿」本是比丘的一類，所以「法師」而通於在家、出家，應該是從比丘「法師」而演化到在家的。

  （A）法門初傳：僅有少數的菩薩比丘
「般若法門」初傳，除少數的深忍悟入外，在固有的部派教團中，即使相當同情，也不容易立刻改變，所以大乘初興，菩薩比丘是少數，在僧團中沒有力量，每每受到擯斥，這是大乘經所明白說到的。

  （B）通俗弘化：傑出優越的在家信眾成為協助弘化的「法師」
◎般若太深，而固有教團中又不容易開展，所以般若行者，在六齋日，展開通俗的一般教化，攝化善男子、善女人。
◎對於讀、誦、解說──攝化一般信眾的「法師」，由於菩薩比丘還少，信心懇篤，理解明徹而善於音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就出來協助而成為「法師」
。在家眾中，也可能有傑出優越的「法師」。
  （C）法門廣布：菩薩比丘增多，在家菩薩又成為信眾
信受「般若法門」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多了，影響固有教團，等到「菩薩比丘」，「菩薩比丘法師」多起來；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終於又成為大乘佛教的信眾（如婆汰私婆迷、勝軍論師那樣的在家菩薩，到底是絕少數）。

2、法師通於在家、出家，非重於在家
（1）「般若法門」——以出家為重
以善男子、善女人為「法師」的「般若法門」，是一般的攝化，不能說「般若法門」是重於在家的。
A、從「不退轉菩薩」顯示菩薩道的修持，以出家為重，對淫欲深切厭患
◎經說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、供養時，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而深一層說到阿鞞跋致（不退轉）菩薩，明顯的有出家菩薩。

◎經說阿鞞跋致相，多數可通於在家、出家，但說到「在家（不退）菩薩」，對淫欲有深切的厭患情緒
；這是傾向出家的，與《法鏡經》、〈淨行品〉一樣。

B、讚歎「阿蘭若」與「（近）聚落住」兩類修持遠離行的出家菩薩
惡魔說菩薩「有頭陀功德」
。惡魔「見菩薩有遠離行」，讚歎他，於「是菩薩從遠離所，來至聚落，見餘比丘求佛道者，心性和柔，便生輕慢」
：這是求菩薩道的，有阿蘭若住與（近）聚落住比丘的明證。

C、結成
在論阿毘跋致菩薩時，

◎簡別了不退的在家菩薩，是厭患情欲的（與郁伽長者相同），

◎並明確說到了阿蘭若住與聚落住的菩薩比丘，表示了精勤修持的菩薩，是以出家為重的。

（2）其他大乘法門
A、「般若法門」所倡的讀、誦等，為大乘法門所廣用
以受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書寫，為攝化善男子、善女人的方便，「般若法門」所倡導的，為多數大乘法門所採用。

B、舉證
          （A）《阿閦佛國經》
如《阿閦佛國經》，重於出家的菩薩。末後說：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諷誦阿閦佛德號法經，聞已即持諷誦，願生阿閦佛剎」；並說到處去求訪，書寫。「其有受是德號法經，當持諷誦，復出家學道離罪」
。從在家受持諷誦，到出家修道，是修學的過程。

          （B）《阿闍世王經》
又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「若男子、女人，……其有諷誦、讀阿闍世品者、若恭（敬）、若（承）事、若諷誦、為一切（人）說。」

          （C）《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
《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說：「不如男子、女人，奉行菩薩事，而晝夜各三諷誦、讀，若為人說是法中事，其德出彼上。」

          （D）《維摩詰經》
《維摩詰經》說：「是賢者子、賢者女，受此不思議門所說法要，奉持、說者，福多於彼」。「若賢者子（賢者女）心入是輩經者，當令手得，恣所念取，若念受持如是輩經，傳示同學，廣說分明。」

          （E）《首楞嚴三昧經》
《首楞嚴三昧經》說：「若求佛道善男子、善女人，……聞是首楞嚴三昧，即能信受，心不退沒，不驚不畏，福勝於彼。……何況聞已受持、讀、誦，如說修行，為人解說！」

      （3）結成
◎早期傳譯的幾部經，對於發心、聽聞、受持、讀、誦等，都說到了善男子、善女人。這一通俗的攝化信眾方式，似乎一直流傳下來。

◎現代中國佛教的「誦經」──為信眾誦，教信眾自己誦，也還是這一方法的演化而來
  呢！

第二項、阿蘭若菩薩與塔寺菩薩
（p.1286～p.1301）

一、概述「阿蘭若」與「塔寺」二類菩薩及其特質
  （一）傳統佛教
    1、阿蘭若行者
「阿蘭若」是遠離塵囂的靜處，也有多數人共住的，但這裏指「獨住」、「遠離行」者，個人或少數人專精修行的。

    2、塔寺住行者
「塔寺」，山林深處也有塔與寺院，但這裏指「聚落」或「近聚落住」的，多數人共住而又近在人間的。

  （二）大乘佛教
◎「阿蘭若比丘」、（近）「聚落比丘」，佛教界早已有了，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出家菩薩也就有了這二類，如《法鏡經》所說的那樣
。　　

◎這二類，有不同的特性，阿蘭若菩薩重於修持；塔寺菩薩重在發揚大乘，攝化信眾。
二、大乘菩薩的類型
（一）總說
  1、修行因緣不同而有不同的菩薩類型
◎「大乘佛法」——求成佛道的菩薩，是多種因素的孕育成熟而開展出來的；開展出來的成佛之道，也就有了不同因素與傾向。

◎學菩薩成佛，是要圓滿一切功德的，但在學者，每因個性（界）不同，興趣（欲）不同，煩惱不同，所受的教化不同，而在菩薩行的進修上，有不同的類型。

2、「中品般若」所說四十四類菩薩
「中品般若」的〈往生品〉，可說將大乘經所說，綜合類比而敘述出來。

3、龍樹論中所述大乘菩薩的類型
龍樹（Nāgārjuna）論中，說到菩薩的不同種類，正寫出了西元二世紀，大乘菩薩的不同類型。
（1）悲行與智慧行
一、《大智度論》卷40（大正25，350a）說：

「菩薩以種種門入佛道，或從悲門；或從精進智慧門入佛道，是菩薩行精進智慧門，不行悲心。」

　　悲與智，應該是菩薩行所不可缺的，但在實行上，

　　（１）有重悲的，多多利益眾生；
　　（２）有的智慧精進，暫且不行悲心：
※這是悲行與智慧行二類。

（2）信行（易行道）與悲行（難行道）
二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5（大正26，41b）說：
   「佛法有無量門，如世間道有難有易，陸道步行則苦，水道乘船則樂。菩薩道亦是，或有勤行精進（的難行道），或有以信方便易行，疾至阿惟越致。」

    ※菩薩修到不退轉，有二道，難行是菩薩常道，易行是菩薩方便道。易行道是：「念 

    佛」（菩薩）——稱名憶念，恭敬禮拜，及「懺悔、勸請、隨喜、迴向」。

◎《智度論》說：「菩薩有二種：一者、有慈悲心，多為眾生；二者、多集諸佛功德樂
　　多集諸佛功德者，至一乘清淨無量壽世界」
。
　※《智度論》所說的二種，大體上與易行道、難行道相同，是信與悲的二類。

（3）重修禪與重聞思
三、《大智度論》卷42（大正25，366c～367a）說：
「有二種菩薩：一者習禪定，二者學讀。坐禪者生神通，學讀者知分別文字，…

　如是等種種字門
。」

◎《智論》在別處也說：「一者坐禪，二者誦經」
。
※這是重修禪與重聞思的二類。
　　　　（１）重於修禪的，得種種三昧門；
　　　　（２）重於學讀的，從文字而入，得種種陀羅尼門。

◎「般若法門」重於聞思（修）慧，所以《大智度論》一再的說：「是菩薩但分別諸經，　　

　　誦讀、憶念思惟、分別諸法以求佛道。以是智慧光明，自利益亦能利益眾生」；「菩
　　薩先世來愛樂智慧，學一切經書，觀察思惟，聽採諸法，自以智力推求一切法中實
　　相」
。
　 ※專重智慧的菩薩，是「般若法門」開展以來的主流。

（4）信行與智行
四、《大智度論》卷58（大正25，472c）說：

「是般若有種種門入：若聞持（讀、誦、解說）乃至正憶念者，智慧精進門入。書寫、供養者，信及精進門入。」

◎《智論》在別處說：「信根多者，憙供養（佛）舍利（塔）；慧根多者，好讀誦經法」
：　

　 ※這也是信與智的二類。

（5）結說
◎將上面所說的綜合起來，不出三大類：

一、悲增上菩薩；

二、信增上菩薩──念佛生佛國，懺悔、隨喜、勸請、迴向，寫經、供養，供養舍利；三、智增上菩薩──聞持、讀、誦、解說、憶念，字門。

◎信增上的念佛，深入的修習念佛三昧；

◎智增上的深入，是（與定相應名）修習、相應、安住、契入，也就是「諸法無受三昧」，或「慧印三昧」、「寶住三昧」
等。

※這三類菩薩行人，出家的都不出「阿蘭若住」與「塔寺住」的兩大類。

（二）別明
1、「悲增上」的菩薩比丘中，化導人間者乃寺塔住之類；然於現實人間中未得開展
（1）依悲增上菩薩的特行，顯其弘教者乃寺塔住之類
A、引證說明
（A）《華嚴經‧淨行品》：悲增上菩薩住於寺塔
◎悲增上的出家菩薩，如《華嚴經》〈淨行品〉說。菩薩的出家生活，隨時隨處都在「當願眾生」，為一切眾生而發願，表現了出家菩薩的悲願。

※在出家的生活中，受和上的教誨，「觀塔」、「禮塔」、「旋繞於塔」
，是寺塔住的菩薩比丘生活。

（B）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：悲增上菩薩多在人間
典型的悲增上菩薩，是釋尊的菩薩本生，為了利益眾生，不惜犧牲（施捨）一切。
◎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說：「我（釋尊自稱）於往昔修菩薩行時，常樂攝取眾生，莊嚴眾生」；「我以十法（能捨一切）得證菩提」。經上並舉見一切義太子本生，妙花太子本生，月光王本生
。

◎釋尊的悲願，如《大寶積經》卷111〈彌勒菩薩所問會〉（大正11，631b）說：

「我於往昔行菩薩道，作如是言：願我當於五濁惡世，貪瞋垢重諸惡眾生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師長，乃至眷屬不相和睦，我於爾時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……我於今者，以本願力，為如是等諸惡眾生，起大悲心而為說法。」

※從釋尊的本生來說，悲增上菩薩多數是在人間的。

（C）《大智度論》：悲增上菩薩在人間利益眾生
《大智度論》解經「有菩薩……以方便力不隨禪生，還生欲界──剎利大姓，婆羅門大姓，居士大家，成就眾生故」
說：「是菩薩，是業因緣生身
（非法身）。……以大慈大悲心，憐愍眾生故生此欲界。……生剎利，為有勢力；生婆羅門家，為有智慧；生居士家，為大富故：能利益眾生」
。

B、結說
◎悲增上菩薩，是「人間勝於天上」，願意生在人間的。菩薩多數是人間的導首，以權力、智慧、財富，利益苦難的（人間）眾生。

到成佛，（菩薩時也）不願意在淨土，而願在五濁惡世度眾生。

不願生天而在人間，不願在淨土而願在穢惡世界，徹底表現了悲增上菩薩的形相！

◎由於「出家菩薩守護戒故，不畜財物」；「出家人多應法施」
。所以印度的出家菩薩，悲心增上的，初行如〈淨行品〉的發願，久行就以佛法化導人間，是塔寺住的菩薩比丘。

（2）悲行菩薩於現實人間不受重視，而存於天上、信仰、理想中［法身大士］
◎「大乘佛法」，重視菩薩的悲心，然在印度佛教界，不脫原始佛教以來，「信行人」，「法（重智的）行人」的兩大分類，所以大乘信行與智行的法門，得到充分的開展，而現實人間──「業因緣所生身」的悲增上行，不受重視。

  ⊙願生天上而有菩薩的「十王大業」
，願遊行清淨佛國去成就眾生，使悲心離開了   現實的人間。
 ⊙「大乘佛法」說大悲救濟，如《法華經》〈普門品〉，觀世音（Avalokitêśvara）菩薩能解脫一切眾生所受的苦惱
。
⊙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，也說觀世音菩薩，「成就菩薩大悲行解脫門」
。

※大菩薩的大悲救濟，是偉大的！但法身大士的隨類現身，隨感而應，類似神力的救濟。這是存在於信仰中的，不是印度人間菩薩的悲行。

2、依「信增上」菩薩的特色與持修，顯修持者以寺塔住出家菩薩為主
（1）總說「信佛（與大菩薩）」及「信法」
信增上菩薩，是初期大乘經的一大流。

大乘的興起，信心是重要的因素，所以淺深共通的信增上大乘，發展得極普遍。

◎說到信，根本是信三寶，但信佛是最一般的。

◎在初期大乘經中，就是信佛、信法、信菩薩僧。

◎佛的圓滿功德，每依法身大士而表示出來，所以說：「果分不可說，因分可說」；佛與  大菩薩，只是程度的不等而已。如《十住毘婆沙論》說「易行道」，先說「應當念是十方諸佛，稱其名號」，又說「復應憶念諸大菩薩」
。

※這樣，大乘的信，不外乎信佛（與大菩薩）、信法。

（2）別明—信佛的對象
◎信佛的，是禮拜佛，讚歎佛，供養佛，憶念佛。

◎自佛涅槃以來，佛是見不到了；即使有十方佛，在一般人也是不現見的。為了滿足信心，所以佛舍利塔，佛像，或勝解所成的佛像，成為信佛的對象。

A、佛塔
佛涅槃後，為佛舍利造塔，風氣日漸普遍，這是部派佛教所共同的，大乘佛教照舊延續下來，不過說得更高大，更眾多，更莊嚴些。

B、佛塔、法（身）塔

（A）「下品般若」〈塔品〉，取經而不取塔
「下品般若」〈塔品〉，在佛舍利塔與《般若經》中，取《般若經》而不取舍利塔，那是特重正法（重智）的大乘，所以取經而不取塔，並沒有否定舍利塔的功德。

（B）《法華經》與《阿闍世王經》皆是重法的大乘經
a、《法華經》以「法塔」，作為信敬的對象
◎《法華經》說：「若於曠野中，積土成佛廟，乃至童子戲，聚沙為佛塔，如是諸人等，皆已成佛道」。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」
——這是推重塔的。
◎多寶佛塔涌現在虛空中，佛塔所表徵的，是「正（妙）法常住」，「佛（法身）壽無量」。重佛也就重塔，但並不是化身的佛舍利，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在在處處，若說、若讀、若誦、若書、若經卷所住處，皆應起七寶塔，極令高廣嚴飾，不須復安舍利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已有如來全身」
。

以「法塔」作「佛塔」，有塔的形象，作為信敬的對象。

※《法華經》重正法，重法身——法與佛不二，如以經卷與化身舍利塔相比，大概也是取經而不取塔的。

b、《阿闍世王經》，為法身菩薩造塔、重持經
◎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在菩薩得無生忍、授記的地方造塔，「如舍利無異」，福德比「滿中七寶，上至三十三天，持施與佛」更大。

◎持《阿闍世王經》的，比百劫中行布施……智慧（事六度）的功德更大
。

※這也是說造塔（為法身菩薩造）、持經，維持舊有的造塔，而不用佛舍利，與《法華經》的意義一樣。

c、結
《法華經》與《阿闍世王經》，都是重「法」的大乘經。

C、佛塔、佛像
◎佛涅槃後，造佛（舍利）塔，是佛教固有的，而大乘佛教也流傳下來。

《智度論》說：「信根多者，憙供養舍利」
。一般的說，塔與塔寺的佛教，多少是重於事相的，誘發一般人的信心。

◎大乘所特有的，是佛像。西元一世紀，佛像在佛教界流傳起來；佛塔與佛像，為大乘信者所重視。

（A）造佛像供養的信仰為修道的方便
a、《須摩提菩薩經》
現在約佛像說，如《須摩提菩薩經》說：須摩提女發十問，說到「作佛形像」，「人見之常歡喜」。四種「滿軟妙華，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」，「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，立法王前」
。

b、《離垢施女經》
《離垢施女經》中，離垢施女十八問，佛答有：「作佛形像坐蓮華上。又以青紅黃白（四種）蓮華，搗末如塵，具足擎行，供養如來，若散塔寺，……則得化生尊導前」
。

c、〈淨信童女會〉
〈淨信童女會〉中，佛答淨信童女種種問，說到「造立佛像置蓮華座。……黃金嚴佛像，坐寶蓮華座，除眾生憂惱，化生諸佛前」
。

※〈淨信童女會〉是唐代譯出的，然意義與上二經相同。

d、《超日明三昧經》
《超日明三昧經》，佛告見正居士說：「有四事常不離佛」
，第一事是「常念如來，立佛形像」
。佛又為解法長者，說種種供佛所得的不同功德，末後說：「我滅度後，其有供養形像、舍利，德皆如是，稍稍順法，因斯得度無為之道」
。

※從這幾部經所說看來，當時造佛像供養的希望，是蓮華化生，生在佛前，也就是往生十方淨土，見佛聞法。「稍稍順法，因斯得度無為之道」，可見造像的功德，是漸漸的隨順正法，趣向佛道的方便。

e、《華嚴經》
◎《華嚴經》說：「見有臨終勸念佛，又示尊像令瞻敬，俾於佛所深歸仰」；「令隨憶念見如來，命終得生其淨國」
，意義也是一樣的。
※見佛像、念佛而死後能夠見佛，不會墮落，正是〈淨信童女會〉「除眾生憂惱」的意思。

◎又說：「彼諸如來滅度已，供養舍利無厭足，悉以種種妙莊嚴，建立難思眾塔廟。造立無等最勝形，寶藏淨金為莊嚴，巍巍高大如山王，其數無量百千億」
。
※這是「不壞迴向」所說，於佛不壞信所起的廣大供養。

◎〈入法界品〉寂靜音海夜神的本生說：「此妙眼女，於彼如來遺法之中，普賢菩薩勸其修補蓮華座上故壞佛像，既修補已而復彩畫，既彩畫已復寶莊嚴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
。         

f、《華手經》
《華手經》說：「菩薩若於四衢道中，多人觀處，起佛塔廟，造立形像，為作念佛功德因緣」
。

※造佛像，念佛，是堅固對於佛的信心，成就發菩提心。

g、小結
初期大乘經所說的造像供養，主要是不退信心，往生淨土見佛，不再憂慮退墮。經上所說，都是為了誘導在家眾，向菩薩道而進修。

《法華經》也是佛塔與佛像並重
。

（B）佛像與佛塔有相同的作用——神秘感應
塔寺的大乘佛教，塔寺住的菩薩比丘，是攝化一般信眾，「異方便」的推行者。佛像的尊重供養，也是舍利塔那樣的，引起了神奇感應的傳說。

a、《華手經》
如《華手經》說：「集堅實世尊，形像在諸塔，隨眾生所樂，微笑現光明。大光普照已，還入於本處。若入頂相中，自知受佛記；若光從口入，知受緣覺乘；光若從臍入，自知受聲聞：彼世尊形像，有是神通力！」

※佛像能放光，依光明的還入處，知道自己在佛法中的成就，這與佛的舍利，隨人所見的光色不定，而知自己的休咎
一樣。

b、《無極寶三昧經》
《無極寶三昧經》說：「見佛像者為作禮，佛道威神豈在像中？雖不在像中，亦不離於像」
；也確認佛像有感應的神德。

c、小結
攝化眾生，成就信心的「異方便」，對大乘佛教的開展，影響力極大，引起神秘的信仰也極深！

（C）佛像流行所引起的法門與持宏者
佛像，起初是安立在佛塔中的，如說：「或見塔中立佛像」；「形像在諸塔」
。佛像與佛塔，都是象徵佛的，作為信仰的對象，佛像與佛塔的作用是相同的。

a、念佛三昧法門
佛像流行，引起念佛色相的觀行，出現了念佛三昧的法門。
              （a）《般舟三昧經》
◎「般舟三昧」，通於念一切佛，而著重於念阿彌陀佛，在本書「淨土法門」中，已經說過了。

◎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3，906a）說：

「菩薩復有四事，疾得是三昧，何等為四？一者、作佛形像，若作畫，用是三昧故。二者、用是三昧故，持好疋素
，令人寫是三昧。三者、教自貢高人，內佛道中。四者、當護佛法。」

修般舟三昧而求速疾成就的，經說有四種四法；上文所引的，是第四種四法。「用是三昧故」──為了要修成這三昧，所以要造佛像或畫像，寫《般舟三昧經》。

◎般舟三昧是觀佛的三昧；造佛像，是為了諦觀佛像的相好。凡是觀佛相不成的，可以
  觀佛像的相，然後去修習。

◎如《觀佛三昧海經》說：「應當入塔，觀像眉間，一日至三日，合掌啼泣，一心諦觀」
。
※依《般舟三昧經》，修般舟三昧，是通於在家、出家四眾的。比丘觀佛像的，是塔寺
  比丘（可以入塔觀佛）。

（b）《賢劫三昧經》：作像、寫經為修定的方便
《賢劫三昧經》說「了諸法本三昧」，這是一切佛所曾經修習的，經說賢劫千佛的名字。說到「疾逮斯定」的四種四事，第四種四事是：「一曰：作佛形像坐蓮華上，若模畫壁、繒、[疊+毛]、布上，使端正好，令眾歡喜，由得道福。二曰：取是經卷，書著竹帛，若長妙素，令其文字上下齊正」。三、誦習通利，四、為人說法
。前二事，與《般舟三昧經》相合。

（c）《大寶積經》：於阿蘭若修，為重智的念佛三昧
◎元魏月婆首那所譯的〈摩訶迦葉會〉，說到釋尊的本生：「有一比丘，於白[疊+毛]上畫如來像，眾彩莊嚴」。大精進菩薩童子，見了佛像，發心出家。「持畫[疊+毛]像，入於深山寂靜無人禽獸之間，開現畫像，取草為坐，在畫像前結跏趺坐」。「觀此畫像，不異如來」（但名空寂，無二無別）。「以此智慧，悉見十方阿僧祇佛，聞佛說法」。然後回到村落中，為大眾說法
。

※這也是念佛三昧，但是重智的，在阿蘭若修習。譯出的時代遲一些，與初期塔寺比丘所修，觀佛相好的三昧，略有不同。

b、「三品法門」
依佛塔、佛像——佛而稱名憶念，或觀想以外，信增上菩薩修懺悔、隨喜、勸請——「三品法門」，如本書「懺悔法門」，〈普賢行願品〉所說。

（a）「三品法門」的特徵
（a1）依佛而修
這是依佛而修習的，所以說：「應於諸佛所，懺悔、勸請、隨喜迴向」
。「菩薩禮佛有三品：一者、悔過品；二者、隨喜迴向品；三者、勸請諸佛品」
。
（a2）是重信的「易行道」，也是入「難行道」的前方便
這是重信的「易行道」，也是培養信心，引入重悲智的「難行道」的方便。

◎如《十住毘婆沙論》說：「是菩薩以懺悔、勸請、隨喜迴向故，福力轉增，心調柔輭。……希有難事，亦能信受」。「福德力轉增，心亦益柔輭，即信佛功德，及菩薩大行」。「苦惱諸眾生，無是深淨法，於此生愍傷，而發深悲心」；隨悲心而起布施波羅蜜等
。

（b）修習者與塔寺的關連
龍樹的時代，這一法門是在家、出家所共修的。

（b1）在家
◎《智度論》說：「菩薩法，晝三時、夜三時，常行三事」——懺悔、隨喜、勸請
。

日三時、夜三時——一天六次的修習，在家菩薩如有家室事業的，似乎不太可能！

◎《華手經》說：「菩薩若在居家，受持五戒，常日一食，依於塔廟，廣學多聞，通達
  諸論，亦應親近諸善知識善能教化是（念佛）三昧者」
。

修近於出家戒行的在家菩薩，依寺院而住（在聲聞佛教中，是近住弟子），是可以一 

  日六時修行的。

（b2）出家
約出家菩薩，這是塔寺菩薩，如《寶行王正論》所說
。

3、「智增上」行通於塔寺與阿蘭若，但更重視寺塔住
（1）智證大乘與寺塔住、阿蘭若菩薩之關係
A、「般若法門」：重慧，不重於阿蘭若住修深定
（A）「原始般若」：「諸法無受三昧」由阿蘭若比丘傳出
智增上菩薩，如「原始般若」所說，是阿蘭若比丘所修的「諸法無受三昧」。作為菩薩般若波羅蜜而發展起來，是重慧的「般若法門」。

（B）「下品般若」、「中品般若」：不修深定、不重阿蘭若住
a、出於悲願，不修深定
如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（大正8，568c、569a）說：

「若菩薩具足觀空，本已生心——但觀空而不證空，我當學空，今是學時，非是證時。不深攝心繫於緣中。」

「若菩薩生如是心：我不應捨一切眾生，應當度之。即入空三昧解脫門，無相、無作三昧解脫門。是時，菩薩不中道證實際，何以故？是菩薩為方便所護故。」

◎菩薩的般若空慧，是空、無相、無作三三昧。菩薩出發於救度一切眾生的悲願，所以觀空而能夠不證空。也要「不深攝心繫於緣中」，不能過分的攝心而入深定，因為如定力偏勝，會證入實際而退為二乘的。

◎菩薩的深慧，要悲願來助成，到第七「等定慧地」，悲心深切，定與慧均等，才能「得無生忍」
。無生法是涅槃異名，通達而不證入，所以稱為「忍」。
b、離二乘心，不重阿蘭若住
《般若經》所說的出家菩薩，有住阿蘭若的，也有住近聚落處的。

依經上的意思，住在那裏都是可以的，離二乘心及煩惱，是真遠離。不離二乘心的，住在阿蘭若處，還不如聚落住而能離二乘心呢
。

c、結
◎這是「般若法門」，不重阿蘭若住而深修禪定的明證。

◎初期大乘經的開展，顯然的有重定與重慧的兩大流。

B、「文殊法門」：重慧，不重頭陀及阿蘭若行
◎「文殊法門」也是重慧的，如《諸法無行經》所舉的本生說：

「有比丘法師，行菩薩道，名曰勝意。其勝意比丘，護持禁戒，得四禪、四無色定，行十二頭陀，……讚歎遠眾樂獨行者」。

「有菩薩比丘，名曰喜根，時為法師。質直端正，不壞威儀，不捨世法。……不稱讚少欲知足、細行獨處，但教眾人諸法實相」
。

勝意比丘是重定、重獨住的，喜根是重慧而不重頭陀、阿蘭若行的。

※《諸法無行經》所推重的，正是重慧的喜根比丘。

（2）重定與重慧的分流
A、重慧
智增上的菩薩，重於慧悟，深觀法性。為了攝化眾生，

（A）利他宏法方面
利他的宏法方面，是讀、誦、為他解說（寫經與供養，適合於信心多的人），起初也有在家菩薩協助主持。

（B）究明法義方面
在究明法義方面，

◎有法門的類集，如《寶髻菩薩經》、《持世經》、《無盡意菩薩經》等。類集的「慧」中，有七善巧
、八善巧
、九善巧等
。以上，都是重於聞思慧的；

◎依聞思而趣修的，有法義的總持，如四十二字門，八字門
，十六字門
等。稱為「句」的，有門句、印句、金剛句等。

這些，都如上一章「大乘慧學」所說。

◎大乘智增上的主流，可說是通於塔寺比丘與阿蘭若比丘，而更重於寺塔住的。

B、重定
住阿蘭若處的，不免有專修禪定的傾向，如上一章「大乘定學」所說
。

C、結說
定與慧，都是佛法的要行。

◎從前，「尊者時毘羅，偏稱讚慧；尊者寠沙伐摩，偏稱讚滅定」，二人被毘婆沙師評論為：「於文無益，於義無益」
。
◎然而大乘「般若法門」，正是特讚般若（慧）的；得無生法忍以前，不許入滅定的。
大德法救說：菩薩「欲廣修般羅若故，於滅盡定心不樂入，勿令般若有斷有礙」
，與「般若法門」的意趣相符。

※大乘智增上法門，本是以「諸法無受三昧」為「般若波羅蜜」，般若與三昧不二的，但在發展中，世間事總不免相對的分化：重定的偏於阿蘭若處的專修，重慧的流為義理的論究。

� （1）《增壹阿含經》卷3〈清淨信士品〉（大正2，559c9-10）：「我弟子中，（第一優婆塞）……第一智慧，（所謂）質多長者是。」


（2）印順導師著，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，p.86：「在家佛弟子，能弘揚佛法，主持佛教嗎？這當然是可能的。從教典去考察：《阿含經》的質多長者，大乘經的維摩詰居士、勝鬘夫人，不都是弘揚佛法的龍象嗎？」


（3）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52：「在家弟子也要有正見，正行，也有為人說法的，如質多長者。」


� [原書註.1]《相應部》〈質多相應〉（南傳15，427-462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]《高僧法顯傳》（大正51，862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5（大正55，113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]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2（大正50，232a）。又卷4（大正50，244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5]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0c）；又卷下（大正12，309c-311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]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1c-752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]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58a-b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20〈不動如來會〉（大正11，107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8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538a-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9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（大正8，257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0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14（大正10，70a-72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1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6（大正10，190b、192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2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4（大正10，183c）。又卷35（大正10，186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3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5（大正10，188c-189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4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4（大正10，184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5]《大寶積經》卷13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11，71c-73a）。


按：（1）《大寶積經》卷13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11，72b5-11）：「若菩薩大士常得見佛，未曾遠離，不失聞法，不違聖眾；…生以見佛，行無放逸，慕求真正精進之法；勤修此已，不用家業，善奉淨行，不用妻子、男女、奴婢、僕使、守護宅舍，速疾持法，無以戲逸自恣愛欲；諸佛世尊所施言教，以篤信故，捨家為道。」


（2）《大寶積經》卷13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11，72c16-73a11）：「佛言：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修普明智，或致所知，…一切如來皆以敷演，入於順義一切諸法，如來明證下四法故。何謂為四？一曰一切萬物皆歸無常，二曰一切諸有悉為苦毒，三曰一切諸法皆無有我，四曰一切有形悉至於空無，為泥洹寂…」


� [原書註.16]《大寶積經》卷14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（大正11，79b-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7]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893b-c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59〈文殊師利授記會〉（大正11，341b-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8]《大寶積經》卷77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11，434c）。又卷78（大正11，445a-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9]《大寶積經》卷77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11，437c-439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0]《大寶積經》卷78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11，445c-448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1]《法鏡經》（大正12，17b）；《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（大正12，25a-b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82〈郁伽長者會〉（大正11，474a-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2]《法鏡經》（大正12，22a-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3]《幻士仁賢經》（大正12，37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4]《須賴經》（大正12，56c）。異譯《須賴經》（大正12，63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5]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12，78a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2章，p.994：「女見諸大比丘來乞食，『不起不迎，不為作禮，亦不請令坐，亦不與分衛具』。女與諸比丘論義，揚大乘而抑聲聞。然後下座禮敬比丘。」


� [原書註.26]《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12，89b）。


� 遺日：惟曰即「方廣」vaipulya。


� [原書註.27]《遺日摩尼寶經》（大正12，194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8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1（大正14，7b-c）。


� 《佛說離垢施女經》、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與《賢劫三昧經》皆為西晉竺法護所譯，前二經中姟＝垓【明】；姟＝垓【宮】。《漢語大詞典》卷2，p.1102，【垓】：3.古數名，萬萬為垓。


�《賢劫經》卷8〈23 歎古品〉（大正14，64 a3-5）：「時轉輪王聞此至教，心自念言：『在國穢濁出乃清淨， 寧可棄國，除去鬚髮捨家捐業，服著袈裟行作沙門。』」


� [原書註.29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8（大正14，63c-64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0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1（大正14，7b、10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1]《大寶積經》卷118〈寶髻菩薩會〉（大正11，670b-671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2]《寶網經》（大正14，82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3]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卷下（大正14，464a-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4]《持世經》卷2（大正14，651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5]《持世經》卷4（大正14，663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6]《持世經》卷4（大正14，664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7]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（大正14，940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8]《心明經》（大正14，942c-943a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4章，p.201：「四聖種是：隨所得衣服喜足；隨所得飲食喜足；隨所得房舍喜足；欲斷樂斷，欲修樂修。依著這四項去實行，就能成為聖者的種姓，所以稱為「聖種」。」


� [原書註.39]《魔逆經》（大正15，113c-114a）。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12，p.69，【閑】：防止；限制。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7，p.761，【懅】：焦急；懼怕。


� [原書註.40]《魔逆經》（大正15，116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1]《海龍王經》卷1（大正15，132c）。


�《佛說海龍王經》卷2〈7 總持門品〉（大正15，140 c19-141 a2）：「時佛為王說寶事總持之慧，滿百千歲普分別義。王捨國事一切眾緣，專精一心，及與眷屬聽受道化，於百千歲未曾想欲，無瞋恨意，不含想※害，不顧妻子、國土、眷屬，一切所有永不以計，唯願法樂，立志佛道，大慈清淨，等心一切而行大哀，被大德鎧而聽受法。如是之比具百千歲，受佛誨已，因此寶事總持之要，所作則辦。」


※含想＝念想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【知】。


� [原書註.42]《海龍王經》卷2（大正15，140c-141a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2章，p.897。


� [原書註.43]《慧印三昧經》（大正15，463c-464b）；《大乘智印經》卷3（大正15，481a-482a）；《如來智印經》（大正15，471a-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4]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752c-753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5]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759a-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6]《華手經》卷2（大正16，135b-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7]《華手經》卷3（大正16，140b-141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8]《華手經》卷6（大正16，170a-171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9]《華手經》卷6（大正16，174a-175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50]《華手經》卷7（大正16，176b-180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51]《華手經》卷8（大正16，187b-c）。


�《佛說華手經》卷9〈30 不退轉品〉（大正16，195 a22-29）：「雖不服染衣，心無所染著，則於佛法中，是名真出家；雖不除飾好，能斷諸結縛，心無縛無解，是名真出家；雖不受禁戒，心常離諸惡，開定慧德行，是名真出家；雖不受持法，能壞諸法故，離一切法相，是名真出家。」


� [原書註.52]《華手經》卷9（大正16，194c-196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53]《華手經》卷9（大正16，197a-198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54]《華手經》卷7（大正16，181c、183a-b、184c-186b）；又卷9（大正16，199a-200a）。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3，p.394，【啟】：5.開導；啟發。


� [原書註.55]《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》卷中（大正17，794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56]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2（大正15，373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57]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2（大正15，376b-c）。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3，p.521，【器】：9.猶性，本性。11.比喻人才。


� [原書註.58]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4（大正15，385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59]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3（大正15，383b-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0]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（大正14，556c-557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1]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中（大正13，913c）。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9，p.746，【索】：5.尋求；探索。


� [原書註.62]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13，918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3]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13，918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4]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394a-b）。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1，p.1663，【僊】：〔ㄒ〡ㄢ〕同“ 仙 ”。


� [原書註.65]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16（大正8，642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6]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（四分）卷549（大正7，827c）。又（五分）卷562（大正7，902a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3章，p.1046。


� [原書註.67]《法鏡經》（大正12，22b）；《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（大正12，30b-c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82〈郁伽長者會〉（大正11，479c-480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8]《中阿含經》卷12《鞞婆陵耆經》（大正1，499b-500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9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2（大正55，6c）。


�《大寶積經》卷95（大正11，536c25-540a18）。


�《佛說須賴經》（大正12，52b19-20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0]《須賴經》（大正12，52b-56c）；《大寶積經》卷95〈善順菩薩會〉，缺須賴出家一段，與古譯本不合。


� [原書註.71]《長者子制經》（大正14，800c-801c）；《須摩提長者經》（大正14，805b-808a）；《私呵昧經》（大正14，809c以下）；《菩薩生地經》（大正14，814a-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2]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（大正14，939b以下）；《幻士仁賢經》（大正12，31a以下）；《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12，83c-89b）；《龍施女經》（大正14，909c-910a）；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12，76b-78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3]《大淨法門經》（大正17，817a以下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4]《順權方便經》卷下（大正14，930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5]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（大正14，555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6]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12，89b以下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7]《無垢賢女經》（大正14，913b-914b）。


�  [原書註.78]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中（大正13，912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79]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13，911a）；《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》卷3（大正13，884b-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80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1（大正14，1b）；《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》（大正12，84a）；《八吉祥神咒經》（大正14，73a）。


�  [原書註.81]《八吉祥神咒經》（大正14，73a）。


�  [原書註.82]《持心梵天所問經》卷1（大正15，1a）。


� 按：《大寶積經》〈護國菩薩會〉、〈無盡慧菩薩會〉及〈寶髻菩薩會〉亦有類似的經文，但〈賢護長者會〉並未出現「十六正士」、「十六菩薩」或類似的經文。


《大寶積經》卷80〈護國菩薩會〉（大正11，457 b16-18）：「文殊師利等六十不思議菩薩，賢護等十六菩薩，如是等菩薩摩訶薩五千人俱。」


《大寶積經》卷115〈無盡慧菩薩會〉（大正11，648 a18-19）：「復有十六在家菩薩，跋陀婆羅而為上首。」


《大寶積經》卷117〈寶髻菩薩會〉（大正11，657 b13）：「十六正士溥首之等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1章，p.849-850。


�  [原書註.83]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3，903a）。


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1章，p.849：「這八位菩薩，是釋尊的遊化地區，恆河流域的在家菩薩。」


�《大智度論》卷96〈88 薩陀波崙品〉（大正25，732 a2-5）：「「大雷音佛」者，應如大龍王將欲降雨，震大雷音，烏雀小虫，悉皆怖畏。是佛初轉法輪時，十方眾生皆發心，外道邪見皆恐怖懾伏；是故天人眾生，稱佛為「大雷音」；是佛今現在。」


《大智度論》卷100〈89 曇無竭品〉（大正25，753 c11-14）：「薩陀波崙從一佛土至一佛土，供養諸佛，度脫眾生，集無量功德；譬如豪貴長者，從一會至一會，乃至今在大雷音佛所，淨修梵行。」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6，p.1048，【牒】：3.泛指書籍。


� [原書註.84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7（大正8，416a-421b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0章，p.702：「讀、誦、書寫等，在「下品般若」中，是初學的方便誘導，而在「中品般若」中，「是般若波羅蜜，若聽、受持、親近、讀、誦、為他說、正憶念，不離薩婆若心。」」


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8〈30 三歎品〉（大正8，280 a8-11）：「若菩薩摩訶薩、若比丘、若比丘尼、若優婆塞、若優婆夷、若諸天子、若諸天女，是※般若波羅蜜，若聽受持親近讀誦、為他說正憶念、不離薩婆若心。」※（於）＋是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p.217-218：「〈入法界品〉的「福城」，為善財發心參學的出發處，推定為現在的Bhadraka。從善財南參的路程來看，也可以確信無疑。一、善財先（西南向）到勝樂國Rāmāvarānta妙峰山，應即今Mahānadi River南岸的Rampur。二、再（東南向）到海門國Sāgaramukha，雖不能確指，依經中「觀海」及此下行程，應在今Chatka湖以南的海邊。三、到（西南向）楞伽道頭Laṃkāpatha，這是向錫蘭去的海口。Fergusson氏推定羯[食+夌]伽的都城，為今Kaliṅganagara，這與楞伽道頭的原語一致，僅略去首音而已。四、（向西南）到達里鼻荼國（Dramiḍapaṭṭana的自在城Vajrapura。達里鼻荼即《西域記》的達羅毘荼國，即沿Palar河兩岸地方。五、向（西）南到住林聚落Vanavāsin。這是有名的婆那婆私，阿育王曾派傳教師去傳教。婆那婆私的所在地，學者議論不一。依〈入法界品〉來看，在達里鼻荼之南，應在今Mysore南部。六、到了閻浮提畔Jambudvīpaśīrṣa的摩利伽羅國Milasphraṇa，這是到了印度南端，《西域記》所說的摩羅矩吒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87：「唐譯〈入法界品〉，說到「華藏莊嚴世界海」，「一切世界海，一切世界種」，已接觸到《華嚴》前二品的內容。在說一切有部中，善財是釋尊的「本生」事跡；〈入法界品〉就以善財窮追不捨的精神，作為求法無厭，無限精進的菩薩典型。」


� [原書註.85]《放光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（大正8，67b）。


� 即〈法師功德品〉dharma-bhāṇaka-anuśaṃsāparivartaḥ。


� [原書註.86]《妙法蓮華經》中，類似的文句很多，引文出卷4（大正9，30c）。


� 平川彰著作集，第3卷《初期大乘佛の研究》（Ⅰ）〈第三章、初期大乘佛教的菩薩思想，第五節、善男子善女人〉p.356-375；舊版p.243-262；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p.245-259：「「善男子」，《阿含經》的本義，與我國的「世家子」相近。在佛教的發展中，轉化為信受佛法者的通稱。「善男子、善女人」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善男信女。在部派佛教中，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與法藏部Dharmaguptaka，稱發願受具足戒者為「善男子、善女人」。」


� [原書註.87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537c-538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88]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2b）；又卷下（大正11，761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89]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09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90]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394a）；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412b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4章，p.224-229。


� [原書註.91]《彌蘭王問經》（南傳59下，203）。


� [原書註.92]《四分律》卷35（大正22，817a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114：「佛弟子──善男子、善女人們，讀、誦、受持、解說、書寫大乘經的，稱為「法師」dharma-bhāṇaka──法唄口匿，這是甚深經法的通俗化，「唄口匿者」是以音聲作佛事的。讀、誦、書寫的功德，更有種種的現生利益，那是適應世俗，類似一般低級的神教了！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0章，p.627-628。


� [原書註.93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540b、c）。


�《中阿含經》卷21〈2 長壽王品〉（大正1，562 a19-566 a1）。


� 隋‧智顗說《妙法蓮華經文句》卷8（大正34，107c26-29）：「五種法師：一、受持，二、讀，三、誦，四、解說，五、書寫。《大論》明六種法師：（1）信力故受，（2）念力故持，（3）看文為讀，（4）不忘為誦，（5）宣傳為說，（6）聖人經書難解須解釋。」


　 ※《妙法蓮華經》卷6〈19 法師功德品〉（大正9，47 c23- 48 b15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章，p.15、第4章，p.228-229。


� [原書註.94]以音聲為佛事的「轉讀」（也可以自己轉讀）、「唱導」，在中國晉、宋間，也是在六齋日進行的。如《高僧傳》卷13說：「若乃八關長夕，中宵之後，四眾低昂，睡蛇交至。（智）宗則昇座一轉，梵響干雲」。「慧遠道業貞華，風才秀發！每至齋集，輒自昇高座，躬為（唱）導（之）首」（大正50，414a、417c）。


�　[原書註.95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（大正8，565a）。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（大正8，455b）。


�　[原書註.96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（大正8，570b）。


�　[原書註.97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（大正8，570c-571a）。


�　[原書註.98]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63a-763c）。


�　[原書註.99]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405b）；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427a）。


�　[原書註.100]《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366b）；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4（大正15，387c-388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01]《維摩詰經》卷下（大正14，535c、536c）；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下（大正14，556a、557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02]《首楞嚴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645b）。


�（1）《法鏡經》卷1（大正12，19 a21-b8）：「未曾有開士在家為得道者，皆去家入山澤，以往山澤為得道，以譏家居者。…是以入廟者，當以觀視一切除饉之眾所施行…如其所施行，以隨效為之為行，不當轉相嫉。若於墟聚言有及廟，若於廟言及墟聚，是以當慎守言行，不當以廟中言說於墟聚，亦不當以墟聚言說於廟也。」


（2）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3章，p.1048-1049：「出家菩薩的住處，是阿蘭若處，但不是唯一的住處。「上面」曾說到：依住處而分，比丘有阿蘭若比丘，近聚落處（住）比丘，聚落（住）比丘──三類。這是部派佛教的比丘住處，出家菩薩的住處，也不外乎這三類。…「墟聚」，是聚落（村落、城邑）。…住阿蘭若的比丘，為了學經、問法，到寺廟來，可見本經的「廟」，不在阿蘭若處，也不在聚落，一定是近聚落處了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682：「在〈往生品〉中，行般若波羅蜜相應的，舉他方、兜率天、人間──三處來，與「下品般若」〈相無相品〉所說相合。說到「與般若波羅蜜相應，從此間終，當生何處」時，廣說修菩薩行人的不同行相，共四十四類。」


 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〈4 往生品〉（大正8，225 a27-229 b15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學佛三要》p.91-92：「從發起正信而修學成就，是正信的最初修學，這又有兩類的進修法：一、正常道的修習信心：正信（正信必有正願），聲聞法中是「出離心」，大乘法中是「菩提心」。…二、方便道的修習信心：這是信增上菩薩的修學法。…龍樹說：這是以信（願）精進為門而入佛法的，也就是樂集佛功德，而往生淨土的易行道。說得最圓滿的，要算《普賢行願品》的十大行願。這因為佛是無上菩提的圓滿實證者，所以將信願集中於佛寶而修。」


� [原書註.1]《大智度論》卷38（大正25，342b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133：「《般若》、《華嚴》之字門陀羅尼，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據。大眾部「苦言能助」，開音聲佛事之始。至字門陀羅尼，則藉字母之含義，聞聲思義，因之悟入一切法之實相。如「阿」字是「無」義，「不」義，聞唱阿字，即悟入一切法本不生性…。」


� [原書註.2]《大智度論》卷41（大正25，358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]《大智度論》卷39（大正25，345a-b、346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]《大智度論》卷57（大正25，465c）。


�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卷2（大正15，372 c7-373 b11）：「吾今當說如是菩薩寶住三昧。善哉世尊，願樂欲聞，受教而聽。佛告大樹緊那羅王，若有菩薩欲令佛寶種性不斷，法寶種性、僧寶種性不斷絕者，修集起生八十種寶。何等八十？不忘一切智寶之心、不捨離於志意寶心。……離一切行寶心…正觀法位寶心…集助一切菩提法寶心…如是緊那羅王，若有修集如是等法，善修、好修、正住、獲得、如說修行，是名菩薩寶住三昧。」


� [原書註.5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14（大正10，70a-72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6]《大寶積經》卷111〈彌勒菩薩所問會〉（大正11，629c-631b）：「我以十法得證菩提。云何為十？一者、能施所愛之物。二者、能施所愛之妻。三者、能施所愛之子。四者、能施所愛之頭。五者、能施所愛之眼。六者、能施所愛王位。七者、能施所愛珍寶。八者、能施所愛血肉。九者、能施所愛骨髓。十者、能施所愛支分。是名為十。…復有十法能證菩提。云何為十？一者、獲戒功德。二者、成就忍力。三者、發起精進。四者、得諸禪定。五者、有大智慧。六者、於諸眾生常不捨離。七者、於諸眾生起平等心。八者、於諸空法而常修習。九者、善能成就真實空性。十者、善能成就無相無願。是名為十…。」 


� [原書註.7]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（大正12，189a）。


按：正文中引用的經文實乃《大寶積經》卷111〈彌勒菩薩所問會〉（大正11，631 b21-29）；而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相對應處，參見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卷1（大正12，189 a6-17）：「佛語賢者阿難：「我本求菩薩道時，欲護一切悉令得淨，處於五濁婬怒癡中，樂在生死。所以者何？是諸人民多為非法，以非為是，奉行邪道轉相賊害，不孝父母心常念惡，惡意向兄弟妻息眷屬及他人，輕易師和上，常犯男子垢濁轉相食噉，願處是時世於中為佛。…我以大哀普念一切，為此輩人講說經法。」」


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〈往生品〉（大正8，225b21-c3）。


�《大智度論》卷80〈68 六度相攝品〉（大正25，624 c19-21）：「有人言：煩惱業因緣生身，是菩薩於無量劫，為眾生修集慈心　故，雖有割截不生瞋心。」


� [原書註.8]《大智度論》卷38（大正25，339c-340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9]《大智度論》卷29（大正25，271b）。


� （1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〈十地品〉卷23-27：


十地菩薩位階�
所居王位�
行業［詳見下列出處之文］�
�
［初地］歡喜地�
多作閻浮提王�
卷23（大正9，547b4-23）�
�
［二地］離垢地�
多作轉輪聖王�
卷24（大正9，550a21-b9）�
�
［三地］明  地�
多作釋提桓因�
卷24（大正9，552 b25-c5）�
�
［四地］焰  地�
多作須夜摩天王�
卷24（大正9，554b20-28）�
�
［五地］難勝地�
多作兜率陀天王�
卷25（大正9，556c21-29）�
�
［六地］現前地�
多作善化自在天王�
卷25（大正9，559c11-20）�
�
［七地］遠行地�
多作他化自在天王�
卷25（大正9，562c16-25）�
�
［八地］無動地�
多作大梵天王，主千世界�
卷26（大正9，566b5-16）�
�
［九地］善慧地�
多作大梵王，典領三千大千世界�
卷26（大正9，569c21-570a4）�
�
［十地］法雲地�
多作摩醯首羅天王�
卷27（大正9，574b21-c25）�
�
    另參見：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上〈菩薩行品〉（大正8，837a5-b3）。


（2）按：印順導師於其他著作──《佛在人間》（p.126）、《我之宗教觀》（p.74、p.138）、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（p.437），所提及的「十王大業」，多為「十善以上、地前的菩薩」，現「政治領導者的地位」，「修十善行」，化導人間──這與本文「願生天上而有菩薩的十王大業」之說法不同。


� [原書註.10]《妙法蓮華經》卷7（大正9，56c以下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1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68（大正10，366c-367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2]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5（大正26，44c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2章，p.79。


� [原書註.13]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（大正9，8c、9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4]《妙法蓮華經》卷4（大正9，31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5]《阿闍世王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405a-b）；《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427a-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6]《大智度論》卷57（大正25，465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7]《須摩提菩薩經》（大正12，76c）。


  《佛說須摩提菩薩經》卷1（大正12，76 c22-29）：「菩薩復有四事法，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細搗紅蓮華青蓮華黃蓮華白蓮華，合此四種末之如塵，使滿軟妙華，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；二者、不令他人起恚意；三者、作佛形像使坐蓮華上；四者、得最正覺便歡喜住，是為四法。菩薩用是四事故，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。」


� [原書註.18]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12，95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19]《大寶積經》卷111〈淨信童女會〉（大正11，625b-c）。


�《佛說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536b12-15）：「有四事常不離佛，何謂四？（1）常念如來立佛形像，（2）聞經深義則信奉行，（3）雖不見佛曉了本無，（4）知十方佛則一法身──是為四事不離諸佛。」


� [原書註.20]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536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1]《超日明三昧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545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2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15（大正10，76b-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3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24（大正10，128c-129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4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70（大正10，382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5]《華手經》卷9（大正16，193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6]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（大正9，8c-9a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2章，p.77-78。


� [原書註.27]《華手經》卷7（大正16，186b）。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1，p.1168，【休咎】：吉凶；善惡。


� [原書註.28]《無極寶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15，512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29]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80（大正10，443b）；《華手經》卷7（大正16，186b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1章，p.843-844。


�《漢語大詞典》卷9，p.729，【素】：1.白色生絹。2.古人用絹帛書寫，故亦以為書籍或信件的代稱。


� [原書註.30]《般舟三昧經》（大正13，899c）；《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》卷2（大正13，877b-c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第二冊》，p.255：「如《觀佛三昧海經》說：『觀白毫光，闇黑不現，應當入塔，觀像眉間，一日至三日」』；『若坐不見（佛）眼，當入塔觀』；『若不見（佛耳）者，如前入塔，諦觀像耳，一日至十四日』；『若不能見胸相分明者，入塔觀之』。這樣的一再說到入塔觀像，那時的佛像，多數是供奉在佛塔中的。先以眼取佛像相好，然後到靜處去閉目憶念觀像；如不見，也就是不能明見像相，那末再到塔裏去觀佛像相。」


� [原書註.31]《觀佛三昧海經》卷2（大正15，655b）。


�《佛說觀佛三昧海經》卷2〈3 觀相品〉（大正15，655 b20-23）：「若比丘犯不如罪，觀白毫光闇黑不現，應當入塔觀像眉間，一日至三日，合掌啼泣一心諦觀，然後入僧說前罪事，此名滅罪。」


� [原書註.32]《賢劫三昧經》卷1（大正14，6c-7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3]《大寶積經》卷89〈摩訶迦葉會〉（大正11，512c-514a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9章，p.570-576、第13章，p.1133-1139。


� [原書註.34]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5（大正26，45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5]《大智度論》卷61（大正25，495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6]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6（大正26，49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7]《大智度論》卷7（大正25，110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8]《華手經》卷10（大正16，206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39]《寶行王正論》〈出家正行品〉（大正32，504b）。


按：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3章，p.1139：「《寶行王正論》說：『為此因及果，現前佛支提，日夜各三遍，各誦二十偈。…』為了菩薩的因德，如來的果德，在現在佛前，或在支提（塔）前，晝夜都誦三遍，每遍誦二十偈。二十偈的內容，也是禮敬，除惡[懺悔]行善。隨喜，勸請諸佛住世，轉法輪，迴向。」


� [原書註.40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（大正8，257b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1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（大正8，571a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2]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759a-b）；《諸法本無經》卷下（大正15，771c-772a）。


《大智度論》卷6〈1 序品〉（大正25，107 b15-17）：「喜根弟子聰明樂法，好聞深義；其師不讚少欲知足，不讚戒行頭陀，但說諸法實相清淨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4章，p.1233：「如一、《善臂菩薩經》（大正11，534a-536a）說：說（1）「知（種種）界」，（2）「知五陰」，（3）「知（內外）六入」，（4）「知四聖諦」，（5）「知十二因緣」，（6）「知三世」，（7）「知三乘」──七方便（善巧）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4章，p.1233：「二、《無盡意菩薩經》（大正13，196c-199b）說：（1）「諸陰方便」，（2）「諸界方便」，（3）「諸入方便」，（4）「諸諦方便」，（5）「諸緣方便」，（6）「三世方便」，（7）「諸乘方便」，（8）「諸法（有為無為）方便」──八方便。三、唐代所譯的《大寶積經》〈善德天子會〉，說八善巧──（1）「蘊善巧」，（2）「界善巧」，（3）「處善巧」，（4）「緣起善巧」，（5）「諦善巧」，（6）「三世善巧」，（7）「一切乘善巧」，（8）「一切佛法善巧」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4章，p.1233-p.1234：「四、《持人菩薩經》（大正14，630b以下），四卷，晉竺法護譯。姚秦鳩摩羅什再譯，名《持世經》（大正14，646a以下），四卷。全經的內容為，（1）「善知五陰」──陰、取陰；（2）「善知性[界]」──十八界、三界、眾生界、我界、虛空界；（3）「善知十二入」；（4）「善知十二因緣」；（5）「善知四念處」；（6）「善知五根」；（7）「善知八聖道」；（8）「善知世間出世間」；（9）「善知有為無為」──九善巧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4章，p.1243：「鳩摩羅什所譯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卷中（大正12，996b）說：「有八字種子門，能成就於無盡辯才。」八字是：阿，闍（或作「蛇」），那，遮，婆，多，迦，摩。經說應略有錯誤，如說：「一切法闍字種子門，示第一義法故。一切法那字種子門，示字名色故。一切法遮字種子門，示現一切法調伏故」。在《觀察諸法行經》卷2（大正15，731c）中說：「波字，最勝義故。……那字，知名色生義故。陀字，調伏義故」。可見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的闍字，應該是波字；遮字，應該是陀字。這樣，八字的次第，就合於四十二字中，1.阿（a），3.波（pa），5.那（na），7.陀（da），11婆（va），12多（ta），15迦（ka），17摩（ma）的先後次第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4章，p.1242：「在大乘經中，可以考見的，如《觀察諸法行經》卷二（大正15，731c-732b），說「十六字所出陀羅尼」。文有四段：第一段「梵本亦少一字」；第四段所說十六字，沒有缺少。這十六字，在四十二字中，是1.阿字（a），2.波字（pa），3.遮字（ca），4.那字（na），7.陀字（da），10.沙字（ṣa），15.迦字（ka），16.娑字（sa），18.伽字（ga），19.他字（tha），20.闍字（ja），25.叉字（kṣa），30.車字（cha），33.蹉字（tsa），41.詫字（ta），42.嗏字（ḍha）。這是在四十二字中，選取十六字，次第也是前後相次的。竺法護所譯《賢劫三昧經》，也有十六字，是：「一曰無[阿]，二曰度[波]，三曰行[遮]，四曰不[那]，五曰持[陀]，六曰礙[沙]，七曰作[迦]，八曰堅，九曰勢[他]，十曰生[闍]，十一曰攝，十二曰盡[車]，十三曰蓋[蹉]，十四曰已，十五曰住[詫]，十六曰燒[嗏]」。《賢劫經》的十六字，與《觀察諸法行經》的十六字，大致相合，只是少了「娑」字，末後第三卻多一「已」字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4章，p.1244-p.1248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14章，p.1222、p.1223。


� [原書註.43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43（大正27，734c）。


   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348。


�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91（大正7，1056 b）；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92（大正7，1064 b-c）。


� [原書註.44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53（大正27，780a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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